常規與例外
作者：【德】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衆演員：
　我們馬上向諸位報告，
　一個剝削者和兩個被剝削者
　所作的一次旅行的故事。
　請準確地對這些人的關係加以審案：
　不陌生的事情要另眼相待，
　習以爲常的要當作難以解釋，
　即使是常規也要視之爲不明不白。
　就是那些細微的舉動，
　看來似乎簡單，但也要懷疑置之！
　對司空見慣的事情，
　要特別問問這是否需要！
　我們特意請求諸位
　莫把每時每刻出現的一切都當成順天合理的事情！
　因爲處在這樣血污一團、顛倒混亂、胡作非爲的人類被剝奪了人權的日子裏，
　沒有任何稱得上順天合理的事情。
　沒有任何能夠算作不可改變的東西存在今日。
　　
1、沙漠中賽跑
　　[一個小旅行團急促地穿過沙漠。
　商人：(對他的兩個同伴——嚮導和拿行李的苦力)趕快，你們兩個懶畜牲，兩天以後我們必須到達漢站，因爲我們要搶先一整天的時間。(對觀衆)我是商人卡爾·郎格曼，要到烏爾加去簽訂一項專利權合同。跟著我後面定來的是我的競爭者。誰先到達那兒，誰就能夠做成這筆生意。靠著我的機警，和克服一切困難的力量，還有我對待僕人又毫不留情面，所以才把到達裏的一段旅途比通常所要花的時間縮短了幾乎一半。糟糕的是我的競爭者也用著同樣的速度前進著。(他用望遠鏡向後觀看)你們瞧，他們又要踩著我們的腳後跟了！(對嚮導)你爲什麼不趕挑夫我就是雇你來趕他的，可是你們想用我的錢來散步。你能夠想象這次旅行值多少錢嗎？是的，這不是你們的錢。但是如果你要怠工的話，我就在烏爾加職業介紹所裏控告你。
　嚮導：(對挑夫)加勁快跑。
　商人：你嗓子眼裏的聲調不對，你一輩子也成不了一個真正的嚮導的。我本該雇用一個價錢更高的僕人。他們越來越逼近我們了。打他一棍吧？我本來是不主張打人的，但現在必須打。如果我不先到達那兒，那末我就要破産了。你得坦白，你是叫你的親兄弟來當挑夫。他是你的至親，所以你不肯打他！我總算認識你們了！你們這些粗人！快打，否則我就解雇你！那時候你就只能吃官司了。我們就要被他們追上了！
　苦力：(對嚮導)打我吧，但是不要用太猛的勁。到漢站，現在我不能使出全部的力氣來。
　　（嚮導打苦力。）
　　（後面的叫喊聲：“哈羅，這是通向烏爾加的路嗎這兒有好夥伴!等等我們吧”）
　商人：(不回答也不朝後看)見你們的鬼去吧!往前趕？我驅趕我的夥伴已有二天了，兩天用咒駡，第三天用許願，我們到了烏爾加再瞧。我的競爭者總是邁近我的腳後跟，但是第二個晚上我趕了個通宵，終於把他們丟在後面看不見了。我在第三天趕到漢站，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早一天。

他唱：
　　不睡覺使我創造了優勢，
　　逼趕人使我跑到了前頭，
　　弱者落後，強者獲得成就。
　　
2．人逾不絕的大路口到此爲止
商人：(在漢站前面)這就是漢站。感謝上面我比其他每一個人都早到了一天。我的夥伴都筋疲力盡了。他們都在生我的氣。他們不懂得創造最高紀錄的意義，他們不是鬥士，只是伏地爬行的下賤東西。當然，他們也不敢講什麼怪話的，因爲——感謝上帝——還有警察在維護秩序。
兩警察：(走來)一切穩正常嗎，先生您滿意這條路嗎您滿意您的傭人嗎
商人：一切正常。到這裏四天的路我三天就趕到了。路上污濁不堪，但是我總算走完了我計劃裏要走的路。過了漢站以後，那邊的路怎樣過去該是什麼地方啦
兩警察：先生，過去是荒無人煙的亞衣沙漠。
兩人：那裏能找到警察護衛隊嗎？
兩警察：(走開)沒有啦，先生。我們是您最後遇到的警察巡邏隊，先生。
3、在漢站解雇嚮導
嚮導：自從我們在漢站與警察談話以後我們的老闆好象變了。他和我們談話的聲調完全不同了：他變得好象很夠朋友似的。這與行路的速度毫無關係，因爲就是在進亞衣沙漠前最後的這一站也沒有歇過腳。我真不知道該怎麼把累得這樣半死不活的挑夫帶到烏爾加去。而最使我不安的倒是老闆這種友善的態度。我害伯他又在打我們的什麼算盤。他總在來回踱步，不停地沈思著。一定又有新的主意，新的詭計。無論他想出的是什麼點子，我和苦力都必須忍受否則他會不付我們的工錢，說不定還會在沙漠裏把我們攆走的。
商人：(走近)拿煙絲，這是捲煙紙。爲了一口煙你們會赴湯蹈火的，我真不知道爲了吸煙你們會做出什麼事情來。感謝上帝，我們帶的足夠了，我們的煙絲夠在烏爾加的路上走三個來回。
嚮導：(拿煙絲放在身旁)我們的煙絲？
商人：我們還是坐下吧，我的朋友？爲什麼你不坐呢？這種旅途會使得兩種人變得親密起來的。但假如你不願意坐當然你還是可以站你的。你們確是有你們的習慣。通常我不與你坐在一起，而你也不會和挑夫坐在一起的。這是一種差別，世界就建築在它的上面。但是我們可以在一起抽煙。不是嗎(他笑)我很喜歡你，這也是一種尊重。你快去把行李統統綁好，並且別忘了帶水。在沙漠裏很少有水穴。還有，我的朋友，我願意提醒你在你用勁揪住挑夫的時候，你是否注意到了他是怎麼在看你的他的眼裏隱藏著那麼一種不懷好意的神情。往後幾天你要換個樣兒揪住他，因爲我們必須盡可能地加快速度。他是個懶蛋。現在我們就要進入荒無人煙的地區，他或許會露出他的真相來的。是的，你是個比他高尚的人，你錢賺得多，又不需要背任何東西。這有足夠的理由，使他恨你。你與他疏遠一點，會有好處的。(嚮導通過一扇敞開的門到鄰院去。商人獨自坐在那裏)可笑的傢夥？
（商人默然地坐著。嚮導在旁邊監視著挑夫打包裹，然後坐下抽煙。苦力綁好行李後也坐下，從嚮導那兒拿到鋼絲與捲煙紙，開始和他交談。
苦力：老闆總愛說，當從地下掏出石油的時候，這就是對人類作出了貢獻。當從地下掏出石油的時候，這裏將修起鐵路，這裏也妥富足起來。老闆說，這裏會架起鐵路，那麼我該靠什麼來維持我的生活呢
嚮導：冷靜一點兒吧，不會這麼快就架起鐵路來的。我聽說，石油一當發現就又要被掩藏起來。誰把流出石油的洞眼阻塞住誰就會得到啞巴錢。正是爲了這個老闆才如此風塵僕僕地趕路。他一點也不想石油，他想的是啞巴錢。
苦力：我不明白。
嚮導：沒有人能夠明白的。
苦力：沙漠裏的路越來越難走
嚮導：當然。
苦力：這裏有強盜嗎
嚮導：今天我們必須留點神，漢站的附近有各色各樣的壞人。
苦力：那麼以後呢？
嚮導：過了米爾河以後，就一定要沿著水穴前進。
苦力：你知道路嗎？
嚮導：知道。
（商人聽到談話聲，他走到門後竊聽）
苦力：米爾河很難渡過嗎
嚮導：在這個季節一般地說並不難。但是如果發洪水，他就流得很急，那時渡河就有生命的危險。
商人：他真的是在和挑夫說話。他能和他坐在一起，一塊兒抽煙！
苦力：那麼怎麼辦呢？
嚮導：人們通常必須等侯八天，等危險過去了再渡河。
商人：瞧！他甚至還勸他拖延時間，那樣留心關照他的寶貴生命。這是一個危險的傢夥，他還會作他的後援的。假如他不能變得更加兇狠一些，那他就絕不可能是堅決貫徹我的主張的人。這樣一來，從今天開始，終於又變成二比一了，至少，在這立刻就要進入荒無人煙的地區的時候，他顯然是害怕刻薄地對待聽他使喚的人。不用多說，我一定得解雇這個傢夥。(他走到兩人中間)我叫你檢查一下行李是不是綁得結實牢靠，現在我想看看你是否完成了我的委託。(他用力猛扯包裹帶，立到拉斷了爲止)這叫縛好了？帶子一斷我們就得耽誤一天。這正是你希望的：耽誤。
嚮導：我不想耽誤。如果你不是這樣用力猛扯，帶子是不會斷的。
商人：怎麼，你還不認賬這條帶子是斷了還是沒斷？你居然敢當著我的面說帶子沒有斷？你是非常不可靠的。我犯了一個錯誤，不該老老實實地對你，你們根本不配這個。我不能要那些在下人面前建立不起威信來的嚮導。你似乎去當挑夫比當嚮導更適合一些。我有理由認爲你甚至還煽動了下人。
嚮導：有什麼根據
商人：是的，你想知道這個？現在，你被解雇了！
嚮導：但是你總不能在半路上解雇我。
商人：我不到烏爾加職業介紹所去控告你，你就該高興才對。這是你的工錢，是到這裏這一段路的。(他叫店主，店主走過來)您是證人，我已經付了他工錢。(對嚮導)我現在可以對你說，在烏爾加你最好別再露面。(從頭到腳打量他一番)你是一輩子也不會有出息的。(他和店主一道走進另一房間)我馬上就動身。在我出了什麼事的時候，您是證人，我今天只帶了這個人(指邊上的苦力)從這裏出發的。
（店主做手勢，表明他什麼也不明白。）
商人(驚愕地)他不謹懂。那麼就沒有一個人能說出來，我到哪里去了。更糟糕的是這些傢夥知道一個人都沒有。(他坐下寫封信)
嚮導(對苦力)當我坐到你的身旁的時侯，我就犯了一個過錯。你要當心，這是個壞蛋。(他把他的水瓶給他)你把這個水瓶保存起來當備用，藏好它。在你們迷了路的時候——
你怎麼找到路呢——他一定會搶你的水瓶的。來，我把路指給你。
苦力：寧可別這樣做，他不高興聽到你和我談話，假如他把我攆走，我一切都完了。他一文工錢也不會付給我的，因爲我不像你是有工會的!我只有忍受一切。
商人：(對店主)您把這封信交給明天到達這裏的那些去烏爾加的人。我只帶上挑夫繼續往前趕路。
店主：(點頭，接過信)但是他不是嚮導。
商人：(自語)他當然是懂得的！難道他不想明白剛才發生的事！他是曉得這個的。這樣的事他是不會作證的。(對店主，粗暴地)把去烏爾加的路告訴我的挑夫。
（店主走出去告訴苦力去烏爾加的路。苦力頻頻點頭。）
商人：我看還要有一場鬥爭。(他拔出手槍擦拭它。同時唱)
病者死亡，強者搏鬥。
爲什麼地下産生石油
爲什麼苦力要拖著我的行李走？
爲了石油必須與地層和苦力爭鬥，
這場角逐叫做：
病者死亡，強者搏鬥。
(做好出發準備，走進月一庭院)現在你認識路了吧
苦力：是，先生。
商人：那就動身。
（商人同苦力走出，店主和嚮導望著他們。）
嚮導：我不知道我的夥伴是否真的明白了。他明白得太快啦。
4、在一段危險地區的談話

苦力：(唱)
我朝著烏爾加城走，
　　不停留地朝著烏爾加走，
　　強盜不能阻止我到烏爾加去，
　　沙漠不能使我退後。
　　在烏爾加有吃有喝又有工錢到手。
商人：苦力這樣無憂無慮！這個地區有強盜，在站的附近集結著各色各樣的壞蛋。但是他唱歌。(對苦力)我討厭這個嚮導，他一會兒粗裏粗氣，一會兒又阿諛奉迎，不是個老實人。
苦力：是，先生。(他繼續唱)
　　道路難行啊，去烏爾加，
　　但願我的雙腳能熬得住啊，去烏爾加，
　　有難以估量的痛苦啊，去烏爾加，
　　但是在烏爾加能夠休息又有工錢拿。
商人：你到底爲什麼唱歌，又這樣興高采烈，我的朋友？你大概不怕強盜吧？你當然會說，強盜能把你怎樣，反正東西又不是你的，即使丟了也都是我的。
苦力：(唱)
　　還有我的妻子等我在烏爾加，
　　還有我的小兒等我在烏爾加，
　　還有……
商人：(打斷他)我不喜歡你的唱，我們沒有理由唱。人家會聽出來你是去烏爾加的，這樣就正好會招來壞人。你明天再唱，高興唱多少就唱多少。
苦力：是，先生。
商人：(走上前)如果有人來搶他的東西，他是一點也不會反抗的。他該做什麼呢？他應該有義務在危險的時候，把我的東西當成他自己的。但他絕不會這樣做助。賤種。他又不說話啦，這是頂糟糕的事。我不能看穿他的腦袋殼。他在想什麼呢沒有什麼值得好笑的，但他偏偏在笑。他笑什麼他爲什麼讓我走在前面他是知道這條路的！他想把我引到哪兒去(他環顧四周，發現苦力在用手巾把身後沙子裏的腳印摸平)你這是幹什麼？
苦力：我在抹綽我們的腳印，先生。
商人：你幹這個爲什麼？
苦力：堤防強盜。
商人：原來如此，提防強盜。但是我想看看，你把我引到哪里去了。你到底要把我引到哪里去呢？你走到前面去！(他們不作聲繼續走，商人自語)在沙土上面腳印真的看得很清楚。假如能夠把腳印抹掉，當然是高明的。
　　
5、在急湍的河岸邊
苦力：我們走的完全對，先生。那邊我們看到的就是米爾河。通常在這個時節裏渡過去並不太難。但是如果發洪水，河流奔騰的時候人們渡河就有生命的危險。現在漲洪水。
商人：我們必須渡過去。
苦力：人們通常要等侯八天，在沒有危險的時候再渡河。現在渡河是有生命危險的。
商人：我們倒要看看。我們一天也不能等。
苦力：那麼我們必須找個淺灘或者弄條小船。
商人：這要耽誤很久的。
苦力：但是我鳧水很糟糕。
商人：水並不是那麼大深。
苦力：(插進一根棍子)比我還要高。
商人：當你眺進水裏的時候，你也就會鳧了，因爲那時你必須鳧。你看，你就不能像我一樣站得高望得遠。爲什麼我們要到烏爾加去呢！你這個傻瓜不知道當從地底裏取出石油的時候，這就是對人類的一種貢獻嗎當石油從地底裏流出來的時候，這裏就要修起鐵路，就要變得富足起來，還有麵包、衣服，並且上帝還會降福的。誰來做這件事呢？我們。我們的旅行就決定著一切。你想想看，全國的目光正盯著你，盯著你這個渺小的人。你對履行你的義務還猶豫不決嗎
　　苦力：(聽這句話時畢恭畢敬地點頭)我鳧水很不好。
商人：我也是拿自己的生命來冒險的。(苦力恭順地點頭)我不明白你。卑賤貪求小利的思考使你對火速趕到烏爾加沒有一點興趣，你只樂意儘量拖遲時間，越遲到達那兒越好，因爲你是按日計算工錢的。也就是說你對這次旅行事實上沒有—金一毫的興趣，你想的只是工錢。
苦力：〔立於河岸猶豫不決〕我該怎麼辦呢(他唱)
　　這是一條河，
　　渡河危險多，
　　兩人站河岸，
　　一人要渡過，
　　一人在躊躇，
　　第一個算勇敢
　　第二個算沒膽
　　河對岸第一個有利貪。
　　
　　第一個從危險裏，
　　喘息著爬上彼岸，
　　他佔有了財産，
　　他飽食豐餐。
　　
　　但第二個走出危險，
　　喘息又茫然，
　　接待這個疲憊者的
　　又是新災難。他們兩人都算勇敢？
　　
　　難道這兩個人都一樣聰明
　　啊，從共同征服了的河裏
　　爬起來的並不是兩員都是勝將。
　　
　　我們是：你和我
　　這並不是同一樣的東西。
　　我們共同搏鬥取得勝利，
　　而你征服了我。
　　至少請准許我休息半天，我背東西背得太累了我也許還能鳧過去的。
　　商人：我知道一種更好的方法。我來用槍頂著他的脊背。我們要來打個睹，看你鳧不鳧過去？(他把他推上前，自語)我的錢銀使我害怕強盜，忘記了大河。(他唱)
　　這個人征服了沙漠，
　　征服了急湍的河流，
　　還征服了人自身，
　　贏得了有用的石油。
　　
6、宿營之夜
　　（黃昏，折斷了一條手臂的苦力在架帳篷，商人坐在旁邊。）
商人：我已經告拆過你，今天你不用架帳篷因爲你被河時折斷了手臂。(苦力躍然，繼續架帳篷)假如我不把你從水里拉起充也許你已經被淹死了。(苦力繼續在架著)儘管我對你的不幸沒有任何責任——那根樹樁也差一點正好碰上我——但無論如何你總是和我一道在旅途上遇到這個不幸的。現在我身上帶的錢很少，但在烏爾加我有銀行，到那裏我給你錢。
苦力：是，先生。
商人：好簡單的問答。他每一道目光都讓我覺察出來，好象是我傷害了他。苦力都是些狡猾的傢夥！(對苦力)你可以躺下來歇一會。(他走開在一旁)的確，他的不幸對他無所謂，但對我卻很糟糕。這種下賤的人根本不去考慮你完整無損還是受到了傷害。這種事再高也高不過他飯碗的邊緣。因爲天生的軟弱，他們根本不再爲自己擔憂什麼。好象一個人把自己爭奪不到的東西擲掉一樣他們把自己當作廢物一樣抛擲在一旁。只有成功的人在奮鬥。(他唱)
　　病者死亡，強者搏鬥，
　　這是多麼美好。
　　強者得助，弱者無人救，
　　這是多麼美好。
　　讓倒下去的倒下還再給它一腳板，
　　這是多麼美好。
　　誰勝利了推就飽吃一頓，
　　這是多麼美好。
　　戰役之後伙夫不再分飯給死人，
　　他做得好。
　　造物主按照事物原來的樣于造出奴才與主人，
　　這是多麼美好。
　　誰走運，誰就是好；誰倒楣，誰就是糟糕。
　　這是多麼美好。
　　(苦力走未，商人死他嚇了一跳)他聽見了你想幹什麼？
苦力：帳篷架好了，先生。
商人：在夜裏不要這樣偷偷摸摸地走來走去。我不高興這個。如果有人來時，我願意先聽到腳步聲。還有當我和一個人談話的時候，我希望他開誠佈公。你躺下，不必太爲我操心。(苦力轉回)站住！你到帳籠裏去！我就坐在這裏，我喜歡新鮮空氣。(苦力進帳篷)我想知道，我的歌他聽到了多少。(間歇)現在他在幹什麼？他的手老是動個不停。
　　（我們看到苦力在小心地鋪床。）
苦力：希望他什麼也沒看見。我還能這樣拙笨地用一隻手剪草。
商人：誰不知道堤防，就是傻瓜蛋。信任就是愚蠢。這個人已經被我傷害了，這實際上要耽誤他一生的。假如他來向我報復，那末他是對的。一個睡著了的強者並不比一個睡著了的弱者有力氣。我不應該睡覺。當然在帳篷裏坐也許會好一些，在這露天底下有疾病威脅。但是又有什麼疾病比這個人更危險呢爲了區區幾個錢他在我這樣一個有萬貫家財的人的身邊走路，但是旅途對我們兩人都同樣艱難困苦。他累了還要挨打。嚮導跟他坐在一起，嚮導就被解雇了。當他也許是爲了堤防強盜的緣故，把沙上的腳印抹掉的時候，他受到了我的懷疑；當他在河邊流露出恐懼的神情的時候，又看到了我的手槍。我怎麼能和這樣一個人在一個帳篷裏睡覺呢他當然瞞不過我，他在逆來順受？我想知道，他這會兒在裏邊盤算著什麼(我們看見苦力在帳篷裏平靜地躺下睡覺)要是我走進帳篷裏去，那末我就是一個蠢貨。
　　
7、分水
A
商人：爲什麼你站著不動
苦力：沒有路了。
商人：怎麼？
苦力：先生，如果你要打我，別打我的手，我不知道下面的路了。
商人：漢站那個人不是給你講過了。
苦力：是的，先生。
商人：當我問你是否聽懂了的時候，
苦力：是，先生。
商人：你沒有聽懂他的話嗎？
苦力：沒聽懂，先生！
商人：爲什麼後來你又說聽懂了呢？
苦力：我害怕你把我攆跑。我只知道應該沿著泉水定。
商人：那麼沿著泉水走好了。
苦力：但是我不知道泉水在哪里。
商人：往前面別想愚弄我。我知道你以前走過這條路。
　　[他們繼續走。
苦力：我們等等後面的人，不更好嗎？
商人：不行。
　　（他們繼續走。）
　　
B
商人：你向哪裡跑？現在是朝北，東在那裏！(苦力又向這個方向走)站住！你一下子又想起了什麼花招(苦力停住，但不看他的主人)爲什麼你不看我的眼睛？
苦力：我想那裏是東。
商人：等一下，你這個傢夥！我來告訴你該怎麼引我。(他打他)現在你知道哪裡是東邊了嗎？
苦力：(狂叫)別打這條手臂．
商人：哪里是東？
苦力：那裏。
商人：泉水在哪裡？
苦力：那裏。
商人：(狂躁地)那裏？
苦力：不，先生。
商人：原來如此，你也不到那裏去？給我到那裏去？（他打他)
苦力：是，先生。
商人：水穴在哪里(苦力不語，商人似乎平靜了些)你不是剛才還說知道泉水在哪里嗎？你知道(苦力沈默)
商人：(打他)你知道
苦力：是。
商人：(打他)你知道
苦力：不。
商人：把你的水壺遞過來。(苦力給他)現在戳能夠說，所有的水都屬於我，因爲你把我引錯了方向。但是我不這樣做，我來和你分水。拿你的喝了再走。(自語)我忘了，在這個時候我不該打他的
　　（他們繼續走。）
　
C
商人：這裏我們來過。看，那是腳印。
苦力：我們到過這裏來了，那麼我們可能離開大路並不太遠。
商人：架帳篷。我們的水壺空了！我的水壺裏一滴水也沒有了。(商人坐下，苦力架帳篷。商人偷偷地從他的水壺裏喝水，自語)不能讓他看見找還有水喝。否則，如果他還有
　　一點點理智，他會打死我的。他要是走近我，我就開槍。(他拔出手槍，將它放在膝間)但願我們又能找到先前的水穴！我的嗓子眼在冒煙了，口渴，一個人能忍耐多久呢
苦力：我現在必須把嚮導在站上給我的水壺也交給他。否則當他們找到我們的時候，我還活著，但他渴得快死啦，這樣，他們會控告我的。
　　（他拿水壺走過去，商人突然發現苦力站在面前，他不知道苦力是否看見了他喝水。苦力沒看見他喝水。他默默地將水壺遞給他。但是商人以爲苦力拿著的是塊大石頭，要憤怒地揪死他，他狂叫。
商人：去開石頭!(苦力沒聽懂他的話，遞水壺給他，槍聲，苦力應聲倒地)活該！該這樣，你這匹猛獸。現在你遭了報應。
8、法官之歌
　　（演員在臺上佈置法庭一景，同時唱）
　　在流氓強盜堆裏進行審判，
　　無辜者被告，
　　法官聚集在他身邊還辱駡他
　　在死者的墓前，
　　他的權利也完蛋。
　　法庭的判詞，
　　尤如屠刀之暗影一閃，
　　啊，屠刀已經夠堅硬！
　　何必還走個過場來個審判？
　　看，啄屍的鷲在向何處飛旋1
　　荒涼的沙漠把它們驅散；
　　法庭又將把食料向它們呈獻。
　　殺人犯飛向那裏，
　　那裏該逮捕的就得到了保險。
　　就在那裏
　　強盜把贓物裹在一張紙裏
　　法律就寫在這張紙的上邊。
　　
9、審判
　　（嚮導和死者之妻坐雇審判廳裏。）
嚮導：(對死者之妻)您是受害人的妻子嗎我是去雇用您丈夫的嚮導。我聽說在這次審判中您提出懲辦商人，還要求安家費。我馬上趕來，因爲我能夠證明您的丈夫是無辜被害的。這個證據就在我的口袋裏。
店主：(對嚮導)我聽說你口袋裏有個證據，我勸你就讓它裝在口袋裏好了。
嚮導：那麼苦力的妻子就該空著兩手回家嗎
店主：難道你是想上黑名單囉
嚮導：你的勸告我得考慮考慮。
　　（法官就坐，被告商人，第二商旅隊人員和店主也入席。）
法官：我宣佈開庭。被害的妻子發言。
妻子：我的丈夫給這位先生扛行李過亞衣沙漠，旅途快終止前不久這位先生打死了他。我丈夫是再也不能複生了，我要求懲辦殺人犯。
法官：此外，您還要求安家費。
妻子：是的，因爲我和幼兒失去了依靠。
法官：(對妻)我確實不能責怪您，物質上的要求對您也不是醜事。(對第二商旅隊人員)走在商人卡爾·郎格曼之後的是被解雇的嚮導後來加入的另一商旅隊，在不到一哩的距離上看到了這個發生不幸的商旅隊。你們走近的時候看到了什麼呢
第二商旅隊領隊：商人水壺裏只有一點點水，
法官：(對商人)是您打死這個人的嗎7
商人：是的。他突然襲擊我。
法官：他怎麼襲擊您的
商人：他想從背後用石頭砸死我。
法官：您能說明他襲擊您的原國嗎？
商人：不能。
法官：您把您的傭人驅趕得太凶了吧？
商人：不。
法官：參加了第一段旅途的嚮導在場嗎
嚮導：在
法官：您講講看。
法官：(對第二商旅隊領隊)您是否得到這樣印象，走在您前面的一隊趕路的速度超乎尋常的快
第二商旅隊領隊：不，並不太快。他們占一天的優勢，始終保持著它。
法官：（對商人)這麼說，您一定是驅趕得太凶啦
商人：我一點也沒有驅趕誰，這是嚮導的是事。
嚮導：與其說我驅趕得太凶，還不如說很不夠。
法官：您爲什麼被解雇了呢
嚮導：因爲在商人看來我與挑夫太親近了。
法官：您不應該這樣做嗎？您是否得到一種印象，和他親近的苦力是一個懷有惡意的人嗎？
嚮導：不，他總是逆來順受，忍受著一切。他對我說，因爲他害伯喪失工作，他是沒有工會的。
法官：他忍受了許多嗎？請您回答。您不要老師想答案，事實要脫口而出。
嚮導：只是到漢站這一段我在場。
店主：(自語)對，嚮導！
法官：(對商人)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情能夠說明苦力襲擊的原因嗎
商人：不，從我這方面來說，一點也沒有。
法官：您聽著，您別老想把自己洗得清清白白的，推掉一切。這樣您是通不過去的，老兄。假如您對苦力彬彬有禮，那麼您怎麼解釋苦力對您的仇恨呢只有叫人相信了仇恨之後，您才能使人相信您是出於自衛而行動。再想想看!
商人：我必須承認一點，我打過他一次。
法官：啊哈，您以爲這一次的舉動就引起了苦力的仇恨嗎
商人：不，當他不願渡河的時候，我還用手槍頂在他背上。他渡河時他又折斷了一條手臂。對這事我也有罪。
法官：(微笑)從苦力的眼光來看。
商人：(也同樣微笑)當然是。事實上是我把他救起來的。
法官：就是這樣。在解雇嚮導以後您使得苦力恨您了。那麼以前怎樣(逼問嚮導)您也只得承認這個人是仇恨商人的吧。人們只要思想，事情自然就會明白的。很容易瞭解，一個報酬低微的人被迫去冒險，並且爲了另一人漁利甚至於傷害了身體，而自己什麼也得不到還要置生死於度外，當然這個人要恨另一個人了。
嚮導：他並不恨他。
法官：我們現在想審問一下漢站的店主，看看他是否能告訴我們一些事實，讓我們從中能夠想惕出商人對他的僕人的態度來。(對店主)商人怎麼對待他的僕人的
店主：很好。
法官：要我把在場的人叫出去嗎？你以爲講了真話您的生意要買受到損害嗎？
店主：不，在這種情況下不必要。
法官：隨您的便。
店主：他甚至分煙草給嚮導並且爽快地就付結他全部工錢。就是對待苦力也很好。
法官：您的站是這條路上駐有警察的最後一站嗎？
店主：是的，過去就是荒無人煙的亞衣沙漠。
法官：噢，原來這樣。也就是說商人這般親善更主要的是由情況複雜而決定的，是爲了縮短時間，即所謂的戰術上的親善。戰爭時我們的軍官也這樣對下屬的，越迫近前線越通達人情。這樣親善自然是沒有什麼好說的。
商人：比如說走起路來的時候，他老是唱歌。但打從我用槍威脅他渡河的那一刻以後，我再也聽不見他唱歌了。
法官：也就是說他萬分激怒了。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必須再問到戰爭問題上來談談。那些頭腦簡單的人對我們軍官說：是的，你們打你們的仗，但是我們在爲你們打仗，這時我們是能理解他們的心情的。同樣苦力也會對老闆說：你做你的生意，但是我在爲你做生意！
商人：我還必須承認一點，我們迷路的時候，我與他分了一壺水，但是第二壺我想自己喝。
法官：也許他看見了您在喝水
商人：當他手上拿著石頭向我逼近的時候，我是這樣想的。我知道他恨我。我們一進入荒無人煙的地區，我就日夜加倍的警惕，我必須想到他一有機會就會襲擊我。如果我沒有打死他，說不定他已經把我謀害了。
妻子：我想申訴幾句。他不會襲擊他的，他一輩子沒有攻擊過任何人。
嚮導：請您安靜。我口袋裏有東西證明他是無辜被害的。
法官：行人找到了苦力用來威脅您的石頭嗎？
第二商旅隊領隊：是他(指嚮導)從死者手中把石頭取下來的。
　　（嚮導拿出水壺。）
法官：是這塊石頭？您還能認得出它來嗎？
商人：是，是這塊石頭。
嚮導：那麼看，這塊石頭裏裝的是什麼。(他把水倒出來)
第一陪審員：這是個水壺不是石頭，他是遞水給您喝的。
第二陪審員：現在可以看出來，他好象根本沒有打死他的念頭。
嚮導：(擁抱被害人的妻子)你看，我能夠證明，他是無辜的了。我能夠肯定地證明這點，就是說他離開最後一站的時候是我親自將這個水壺交給他的，這個水壺是我的，店主可以作證。
店主：(自語)傻瓜現在他也完蛋了！
法官：這可能不是真話。(對商人)他是遞水給您喝的？
商人：那應該是一塊石頭。
法官：不，不是石頭。您已經看見了，這是個水壺。
商人：但是我不能承認這是水壺。他沒有理由把水給我喝。我不是他的朋友。
嚮導：他的確是給他水喝。
法官：那麼他爲什麼結他水喝呢爲什麼？
嚮導：他一定覺得商人渴了。(法官笑)也許是出於人道精神。
　　（法官又笑）也可能由於愚蠢，因爲我相信，他是沒有任何原因要去反對商人的。
商人：那樣！他可能真是太愚蠢了。他被我傷害了，這實際上會耽誤他一生的。手臂斷了！他只有向我報復，唯一正確的。
嚮導：是只有這樣才對。
商人：他爲丁很少的幾個錢在我這個有萬貫家財的人身邊走路。但是旅途對我們兩人都是同樣艱難困苦的。
嚮導：這個他知道。
商人：當他累了的時候，他就挨打。
嚮導：不正是這樣嗎
商人：我認爲苦力不在開頭的時候就找機會來打死我，這就是說他沒有理智。
法官：您說您有理由認爲苦力是反對您的。那就是說您殺害了—個也許是無辜的人，但那只是因爲您不可能知道他是無辜的。我們的警察也常常做出這類事情來。他們向手無寸鐵的遊行示威群衆開槍，只是因爲他們不可能想到，這些人是不會粗暴地把他們拉下馬來打他們一頓的。警察開槍總是由於害怕的緣故。他們害怕，這證明他們有理智。您說您不可能知道這個苦力是個例外！
　　商人：人們必須守住常規而忘掉例外。
法官：是的，正是這樣：苦力有什麼理由會遞水給折磨他的人喝呢
嚮導：太荒唐的理由！
法官：(唱)
　常規就是：以牙還牙！
　笨蛋才去等待例外。
　要敵人給他水喝，
　有理智的人就不這樣等待。
　　(對陪審員)我們商量商量。
　　（法官退庭。）
嚮導：(唱)
　　在他們寫的法律裏，
　　人道就是例外，
　　誰要是同情別人，
　　誰就要受害。
　　要警惕每個這樣的人，
　　他表面看來十分友愛。
　　快攔住另一個人，
　　他總是以助人爲樂！
　　有人在你身邊受渴，快把你眼睛閉著！
　　有人在你身邊呻吟，快阻塞你的耳朵！
　　有人向你呼救，快停住你的腳步！
　　誰忘記了這個，誰就要招來痛苦的啊！
　　看他給一個人水喝，
　　但他是把水給了一隻狼。
第二商旅隊領隊：您不害怕您永遠也找不到職業了麼？
嚮導：我要說出真理來。
第二商旅隊領隊：(笑)嗯，假如您必須……
　　（法官出庭。）
法官：(對商人)法庭還想向您提出一個問題。您殺死苦力給您帶來了什麼好處呢？
商人：相反。爲了我在烏爾加能夠做成那筆生意，我是非常需要他的。他扛著我需要的地圖和測繪表格，這些東西我一個人是拿不動的。
法官：這麼說您沒有做成烏爾加那筆生意囉
商人：當然沒有做成。我晚到了。我破了産。
法官：那麼我就宣佈判決：本庭簽署作證，苦力走近他的主人的時候，拿著的不是石頭而是水壺。這就提供了證據，我們相信苦力是想用水壺打死他的主人，而不會是遞水給他喝的。挑夫屬於這麼一個階級，它事實上有理由感覺到它是受到損害的。像挑夫這種人只會有一種純粹的理智，在分水時防止受騙。是的，這種思想局限、頭腦簡單、只顧眼前利益的人要報復折磨他的人，這似乎也是合情理的。在清算的那一天，他們會獲得一切的。商人不屬於他挑夫的那個階級。他必須防備他最兇殘的一面。商人是不可能相信顯然是受到他折磨的挑夫的友好行動的。理智告訴他，他受到了最嚴重的威脅。這個地區荒無人煙，他必須小心謹慎。沒有警察與法庭使得他逼迫他的傭人交出他的一份水來，並且使他有膽量去做這種事。也就是說被告是由於自衛才這樣做，我們不管他真的受到了威脅還是心理上感受到受到了威脅。通常在那種環境裏他必須感覺到他是受到了威脅。本庭宣告被告無罪，死者妻子的控訴駁回。
　　
衆演員：這個旅行的故事
　　就到這裏了結。
　　你們耳聞目睹。
　　你們看見了這種不斷出現的事情。
　　但是我們恭請諸位；
　　不陌生的事情要另眼相待！
　　習以爲常的要當作難以解釋！
　　俗事你們應該驚訝。
　　常規也要視爲濫用去辨識。
　　凡是你們認清了濫用一切的地方，
　　那兒就有了救藥。
　　
　　——劇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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